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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出生、成长于互联网普及之前且现已进入中老年阶段的“数字移民”，在数字
技术应用、数字媒介素养和数字文化理解方面，均与以青少年为主体的“数字原住民”
有很大差异，也决定了“数字移民”在当下数字化生存环境中必然面临再适应和“再社
会化”的挑战。从技术应用、社会行为和文化认同等三个维度对“数字移民”数字化生
存适应性进行观察，发现“数字移民”在技术的生活场景应用与数字交往等方面适应性
较好，在文化认同层面适应性最差，“数字鸿沟”仍然存在且不断加剧。系统性的媒介
支持一方面能够帮助数字弱势群体追求美好数字生活，另一方面也是媒介技术公共价

值实现的必然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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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第 49 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
告》的数据显示，截至 2021 年 12 月，我国中老
年群体网民规模占比大、增速快，40 ～ 49 岁网
民占比为 18. 4%，在所有年龄段群体中占比位
列第二位; 50 岁及以上群体由 2020 年 12 月的
26. 3%提升至 26. 8% ; 60 岁及以上老年网民规
模达到 1. 19 亿，占比 11. 5%，互联网普及率达
到 43. 2%。［1］这说明了一个现实，即中老年群
体正在加速融入网络社会，也牵引出一个问

题，即数字媒介形态越来越“新”的同时，人口
结构越来越“老”，数字媒体互联化生活与老龄
化社会存在的矛盾亟待解决。

突如其来且席卷全球的新冠疫情更是加

速了数字化生存的进程。疫情带来的人群隔
离效应迅速放大了媒介参与人们生活的必要

性，也让如何更好地实现数字化生存成为每个

人都需要面对的问题。“数字移民”作为“数字
原住民”与“数字难民”的中间层级，在数字媒
介素养与文化认同等方面的差异无不让他们

处于“进退两难”的境地。

媒介变迁伴随着社会变迁与文化变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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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的媒介使用情况也决定了媒介对个人的影

响方式及程度。［2］以往数字媒介使用的研究对
象多集中于青少年群体，对“数字移民”及低龄
老年人群体的相关研究较少。“数字移民”具
有一定的学习能力，也有强烈的适应意愿，了

解其在适应数字社会过程中的具体困境并依

此提供社会融入的帮助，既能体现社会支持的

积极作用，亦能为推动弥合“数字鸿沟”和实现
更美好的数字生活提供理论探索。

二、文献综述与理论视角

2001 年，美国学习软件设计师 Prensky 首
次提出“数字移民”( digital immigrants) 概念，

主要含括那些出生早于数字科技和文化的发

展期、必须经历较为艰难的数字化环境适应过
程的人们;与之相对的是“数字原住民”( digital
natives) ，即伴随着数字技术的发展长大成人
者，对于数字产品有较高的敏锐度和使用技

能。这一对概念用以表征不同年代的数字产
品用户在接受、采纳、使用及管理数字化技术
方面存在的诸多差异。［3］此后的学者在此基础
上对“数字移民”与“数字原住民”的界定进行
了更为具体的讨论。
(一)概念辨析

部分学者以年龄作为划分依据。如 Ben-
nett，Maton，Kervin 等认为“数字移民”是指
1980 年前出生的人，因为他们在童年时期没有
使用过电脑。［4］Margaryan，LittleJohn，Vojt 等则
以个人 PC 机的发售和第三代游戏机的突破为
划分依据，将出生在 1985 年前的人界定为“数
字移民”。［5］我国学者赵宇翔亦以是否出生在
数字时代为划分依据，将 1975 年前出生的人界
定为“数字移民”。［6］但有学者也认为，年龄只
是影响数字媒介使用与适应性的因素之一，

“数字移民”的划分还应加入性别、教育、地域、

技术设备可及性等因素。如 Li和 Ｒanieri 运用
即时数字能力评估测量工具进行量化研究，发

现数字能力同时取决于教育和年龄两大因

素。［7］Kennedy，Judd，Dalgamo 等指出，一些身
处不发达地区的群体，由于难以接触信息技

术，即使在 1980 年之后出生也不具备基本数字
技能。［8］还有研究表明，互联网接入度高及信
息基础设施好的区域，用户的信息素养整体

较好。［9］

关于“数字原住民”与“数字移民”间的差
异，有研究发现，科技领域工作者多持二者存

在差异的观点，而教育学家和心理学家则认为

两者并无太大差异。［10］还有研究认为，“数字
移民”群体内部也存在数字技能的差异: 一部
分数字移民能拥有较高的在线内容生成能

力，但另一部分数字移民却在此方面遇到诸

多障碍。［11］

(二)研究拓展

教育学与信息科学仍然占据“数字移民”
研究的主流。最初提出“数字移民”的 Prensky

聚焦数字时代的教育改革，将教师与学生分别

以“数字移民”和“数字原住民”指代。［3］张琪娜
和吕狂飚认为当下教师作为数字移民陷入了

由交往降格、实践褊狭等造成的教学失范等困
境，需要探寻对应性的教育改革出路。［12］李舒
欣和赵宇翔发现，新媒体环境下的数字移民活

跃好学却又相对保守，其媒介素养水平与使用

动机、情感感知、社会环境息息相关。［13］

“数字移民”的相关研究也逐渐拓展至新
闻传播学、社会学、心理学等领域。陈力丹和
金灿认为，“数字移民”和“数字原住民”网络技
术水平的差异是造成社会数字鸿沟的因素之

一。［14］周裕琼研究发现，在新媒体介入和使用
过程中，代际间知识、文化乃至价值观差异都
会导致老年人与年轻人在生活数字化应用中

的差距，应从对比与对话的双重视角出发，重

视数字代沟与数字反哺的学术研究思路。［15］丘
凌和李一诺从使用动机与行为方面分析了“数
字移民”群体微信使用，以及该群体与“数字原
住民”群体的差异。［16］刘丹以“后喻文化”为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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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关注家庭中的“数字移民”对新媒体的文化
适应状况与自我效能感、代际关系和来自子女
的社会支持之间的关系。［17］以“数字移民”为
主题的研究仍有待拓展和深化。
(三)理论视角

关于“数字移民”的社会适应问题，其理论
基础是数字社会与“数字化生存”。“数字化生
存”的理论预判最初由尼葛洛庞帝提出，他认
为伴随着科技的不断发展，数字化生活已经成

为一种不可逆转的趋势，人们将在一个高度虚

拟化的环境中完成包括学习、工作、生活等多
种行为交互与信息交流。［18］61 － 62胡泳认为数字

化生存意味网络在生活当中从不离场，人们时

刻利用这种在场并以之为生活方式和态度。［19］

数字化生存能力是信息社会人们生存与发展

的一种基本能力，具体为应用信息技术从事生

产和生活的能力，主要可以从技术知晓、技术
应用和技术文化等三个层面分析。［20］也有学者

认为，数字化生存能力是指能够适应数字化环

境，并进行生产、交往、生活等的实践能力，包
括意识、知识、技术、文化、行为五个维度。［21］周
海宁提出从互联网的技术性想象能力、互联网
激活受众个体的能力以及互联网的技术性赋

权能力等三个方面考察受众数字化生存能

力。［22］李倩和许鑫结合新型数字鸿沟理论，将
数字化生存能力的结构概括为意识层面、知识
层面、技术层面、文化层面和行为层面，并调研
了上海居民的数字化生存能力的现状及影响

因素。［23］

根据相关学者的研究成果及测量可操作

性，本文将数字化生存能力结构概括为五个层

面，即意识层面、知识层面、技术层面、文化层
面和行为层面，并结合数字化生存适应性语

境，将其整合为技术适应、行为适应、文化适应
三个维度( 见表 1) ，以数字媒介使用为切入点，
探析“数字移民”的社会适应问题。

表 1 要素及指标建构

适应性维度 数字化生存能力 要素 题项

技术适应 技术知识

技术使用

数字媒介使用方法
获取信息的能力

掌握信息的能力
操作能力
应用能力

1 我了解数字媒介的使用方法
2 我可以自主从数字媒介上获取自己需要的信息
3 我可以通过数字媒介了解一些平时接触不到的信息，开阔视野
4 我可以掌握从数字媒介上获取的知识
5 手机里下载的 APP( 应用软件) ，我都可以熟练使用
6 我可以通过使用数字媒介解决生活中的实际问题
7 数字媒介的使用提高了我的工作和生活效率
8 我认为数字媒介方便了我与外界进行联络
9 数字媒介让我可以做的事情增多了
10 我更愿意使用数字媒介进行工作、学习和娱乐，而非传统方式

行为适应 行动能力 数字学习能力
数字办公能力
数字消费能力

数字娱乐能力
数字交往互动能力

1 我可以通过数字媒介，利用网络资源进行学习
2 我可以熟练地利用网络进行办公
3 我可以熟练进行网络购物
4 我可以熟练使用网络支付
5 我可以通过数字媒介进行日常娱乐
6 我可以通过社交软件( 微信、QQ) 与亲朋好友、同事进行沟通
7 我可以在微信朋友圈或者社交平台发表文字、图片、视频等内
容，与他人分享

文化适应 意识层面 数字化发展意识 1 我认为现代社会数字化发展非常快，数字媒介的使用已经得到

普及

数字化适应意识 2 我认为我需要积极适应现代化的数字发展进程，学习数字媒介

的使用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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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1

适应性维度 数字化生存能力 要素 题项

文化理解

自我效能感

心理适应与满意度

文化观念理解能力

数字伦理规范遵守

使用节制意识

3 我认为我可以理解数字化中的创新精神
4 对我来说，学会使用数字媒介是容易的
5 使用数字媒介遇到一些困难时，我能自己想到解决办法
6 在使用数字媒介时，有时我会感到无能为力
7 总体来说，我对自己掌握数字媒介使用的现状感到满意
8 数字媒介的使用提升了我的生活幸福度
9 我可以理解网络中流行的热词、热梗
10 我可以理解与好友聊天时的表情包
11 我认为自己的网络文化圈层与青年群体较为一致
12 我在使用数字媒介时归属感更强
13 我愿意进行数字内容消费( 如开通影视会员、阅读会员等)
14 我会注意在网络上发表个人看法时的用语
15 我会有意识保护自己的隐私，并做到不在网络上窥探、侵犯他
人隐私

16 我可以理性运用社交网站和社交应用，不沉迷其中

三、研究方法与设计

本文参照周裕琼对我国“数字移民”的年
龄界定，即以 1995 年互联网进入中国时已成年
( 18 岁) 为划分时间点，并结合“低龄老年人”
( 60 ～ 69 岁) 的划分标准，［15］将“数字移民”群
体界定为年龄为 45 ～ 69 岁并日常性使用数字
媒介的人群。
(一)研究方法与问题设计

主要采取问卷调查的研究方法，辅以深度

访谈，从技术、社会、文化三个维度了解“数字
移民”社会适应状况以及排斥性因素，征询其
数字化生存适应过程中的媒介需求与提高数

字生活品质的建议。主要研究问题包括以下
四个。

Q1:数字媒介的接触与使用给“数字移民”
的生活方式带来了哪些改变，他们由此形成了

怎样的数字化生存特征?

Q2:“数字移民”在数字化生存的适应过程
中是否存在困境和阻抗，其适应性如何?

Q3:“数字移民”在数字化生存的适应过程
中，其媒介需求为何，需要什么帮助?

Q4:“数字移民”的社会适应问题，引发怎
样的关于数字化生存的反思?

针对以上问题设计调查问卷，问卷选项采

用李克特 5 级量表，从“完全不同意”到“非常
同意”，依次赋值 1、2、3、4、5。
(二)样本统计与描述

通过目的抽样和网络滚雪球抽样的方法、
以线上问卷星答题的形式向使用数字媒体的
“数字移民”发放问卷，发放时间为 2021 年 12
月 1日 －12月 31日，共计发放问卷312份，回收
问卷 312 份，剔除年龄不符、答题时间过短及含
有逻辑冲突的 42 份，最终采用问卷 270 份，有
效回收率为 86. 5%。样本信息统计描述如下。
调查人数共计 270 人，其中男性 127 人，占

比 47. 04% ; 女性 143 人，占比 52. 96%，与第
49 次 CNNIC调查报告中显示的男女网民性别
结构比( 51. 5: 48. 5) ［1］相差不大。
样本人群中 50 岁至 54 岁年龄段最多，65

岁至 69 岁年龄段最少，两者相差约 3 倍。样本
年龄总体呈现“中间大、两头小”的特征。教育
程度方面，45 岁 ～ 69 岁人群的受教育程度总体
不高，本科率较低。
工作状态方面，样本中仍处于工作状态的

有 159 人，占比 58. 89% ; 处于退休状态的有
104 人，占比 38. 52% ; 待业人数最少，为 7 人，
占比 2. 59%。在职业分布上，由多到少的职业
依次为个体经营者( 46 人) 、企业职员( 44 人) 、
事业单位人员( 43 人) 、工人( 41 人) 、商业 /服
务业人员( 37 人) 、农民( 28 人) 、国家公职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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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 人) 及其他职业( 6 人) 。
在区位分布上，常居地为农村的有 57 人，

占比 21. 11% ;常居地为城镇的有 213 人，占比
78. 89%，占比约为农村人群占比的 4 倍。
在数字媒介接触与使用的年限方面，使用

2 ～ 7 年的人数最多，2 年以下的人最少，可见数
字媒介在“数字移民”群体中的普及度与使用
度很高。在数字媒介日均使用时长上，日均小
于 1 小时的只有 13 人，日均使用 2 ～ 4 小时的
有 130 人，占比最多，为 48. 15% ; 4 ～ 6 小时的
有 53 人，占比为 19. 63% ; 日均使用时长在 6
小时以上的有 14 人，占比为 5. 19%。总体来
看，“数字移民”们的日均数字媒介使用时长较
为合理，鲜有过度沉溺的情况。
统计显示，“数字移民”的数字媒介学习与

使用过程并不容易。超过 60%的人认为自己学
习使用数字媒介花费了比较久和非常久的时间;

遇到困难时倾向于选择向年轻一代寻求帮助。
这也印证了“数字移民”与年轻一代之间存在
巨大的“数字鸿沟”并普遍需要“数字反哺”。

四、研究发现

(一)“数字移民”的技术适应状况
“数字移民”的技术适应，即其掌握信息技
术相关知识和各种信息技术工具的能力。依
照数字化生存能力量化标准，可细化为技术知

识与技术应用两个层面。
1．技术知识层面
“数字移民”对数字媒介及其使用方法的
了解程度较好，信息获取能力较好，普遍认同

数字媒介的信息拓展功能。
认为自己“对数字媒介使用方法有较好了

解”的人数占比 38. 52%，了解程度赋分在中位
数以上的有 238人，占比 88%，均值为 3. 3分。
在信息获取方面，对于自主获取信息的程

度选择，38. 15%的样本人数认为自己可以一般
性地通过数字媒体获取信息，42. 59%的人认为
自己可以比较自主地获取信息，赋分均值为
3. 45 分。对于“数字媒介使用可以增加知识、
拓展视野”的程度选择中，非常不同意的有 4

人，占比 1. 48% ; 不太同意的有 13 人，占比
4. 81% ;一般的有 49 人，占比 18. 15% ; 比较同
意的有 172 人，占比 63. 7% ; 非常同意的有 32
人，占比 11. 85%，均值为 3. 8 分。

2．技术应用层面
“数字移民”对各类应用软件的掌握程度
不一，对社交软件方便联络的认同度最高。
在操作能力上，“数字移民”对手机应用软

件的熟练掌握程度统计均值为 3. 27 分。选择
非常不同意的有 7 人，占比 2. 59% ; 不太同意
的有 48 人，占比 17. 78% ; 一般的有 93 人，占
比 34. 44% ; 比较同意的有 109 人，占 比
40. 37% ;非常同意的有 13 人，占比 4. 81%。
在中位数以上的人有 215 人，占比 79%。
“数字移民”对使用数字媒介解决实际问
题的掌握程度选择，均值为 3. 49 分。掌握程度
一般的有 80 人，占比 29. 63% ; 掌握较好的有
105 人，占比 38. 89% ; 非常好的有 41 人，占比
15. 19%。对于数字媒介使用提高工作生活效
率的认同度选择均值 3. 62 分;对于数字媒介方
便联络的认同度选择均值 4. 08 分。
总体而言，从知识与技术两个层面看，“数

字移民”群体在数字媒介使用中技术适应整体
情况较好。其中，均值最高的是应用能力层面
对于社交软件方便与外界联络的认同度，为
4. 08 分;均值最低的是操作层面中对于手机应
用软件的熟练掌握程度，为 3. 27 分。“数字移
民”普遍认为，数字媒介使用给生活带来诸多
便利性，在技术适应方面对于数字媒介技术持

有积极认可的态度，但客观操作能力不及主观

认同度高。
(二)“数字移民”的行为适应状况
“数字移民”的行为适应，即其应用数字技
术来满足自己生产与生活等社会参与需要的

行为能力，包括数字学习、数字办公、数字消
费、数字交往等。
在数字学习能力上，面对能否利用数字媒

介及网络资源进行学习的提问，选择非常不同

意的有 2 人，占比 0. 74% ; 不太同意的有 35
人，占比 12. 96% ; 一般的有 94 人，占比
34. 81% ;比较同意的有 121 人，占比 44. 8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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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常同意的有 18 人，占比 6. 67%，均值为 3. 44
分，其学习意愿与能力较好。
在数字办公能力上，对“我可以熟练地利

用网络进行办公”的程度选择，选择非常不同
意的有 24 人，占比 8. 89% ; 不太同意的有 81
人，占比 30% ; 一般的有 96 人，占比 35. 56% ;
比较同意的有 57 人，占比 21. 11% ; 非常同意
的有 12 人，占比 4. 44%，均值为 2. 82 分。可
以看出“数字移民”群体整体的数字办公能力
较差，中位数及以下人群占比 74. 45%，这可能
与数字办公中所用软件功能复杂有关。
在数字消费能力上，对于可以熟练进行网

络购物的程度选择，选择非常不同意的有 5 人，
占比 1. 85% ;不太同意的有 31 人，占比 11. 48% ;
一般的有 66 人，占比 24. 44% ; 比较同意的有
117 人，占比 43. 33% ; 非常同意的有 51 人，占
比 18. 89%，均值为 3. 66 分。是否可以熟练使
用网络支付的程度选择，均值为 3. 99 分。可
见，“数字移民”的数字消费适应性较好。
在数字娱乐能力上，对于可以熟练使用数

字媒介进行日常娱乐的程度选择，选择非常不

同意的有 1 人，占比 0. 37% ; 不太同意的有 19
人，占 比 7. 04% ; 一 般 的 有 83 人，占 比
30. 74% ;比较同意的有 122 人，占比 45. 19% ;
非常同意的有 45 人，占比 16. 67%，均值为
3. 71 分。这表明数字娱乐如短视频、直播、小
游戏等有效拓宽了“数字移民”休闲娱乐的渠
道，成为一种常用方式，甚至占据数字媒介使

用的主要目的。
在数字交往互动能力上，对于可以熟练通

过社交软件与他人沟通交流的程度选择，选择

非常不同意的有 4 人，占比 1. 48% ; 不太同意
的有 11 人，占比 4. 07% ;一般的有 46 人，占比
17. 04% ;比较同意的有 143 人，占比 52. 96% ;
非常同意的有 66 人，占比 24. 44%，均值为
3. 95 分。对于可以熟练在社交平台发表内容
的程度选择上，均值稍低，为 3. 78 分。数字时
代加之疫情防控常态化的影响，“云交往”成为
人际关系主要的构建方式。问卷结果显示“数
字移民”的数字交往互动能力较好，社交媒介
使用有助于其社会适应。

总体而言，从行动层面看，“数字移民”群
体的适应性整体情况较好，适应性最好的是与

生活内容关联度高的领域。其中，均值最高的
是数字网络支付的熟练度; 均值最低的是对于

数字化办公的熟练掌握程度。网络支付因与
日常生活需求和众多消费场景紧密连接，成为
“数字移民”必须要掌握的能力，且其技术门槛
相对较低，容易学会。而数字办公由于涉及计
算机操作较多，且与部分年龄较长的“数字移
民”的社会生活相关性低，因而掌握程度也较
差。此外，由于人本身的社会性与社交的必要
性，“数字移民”的数字社交能力也较好。
(三)“数字移民”的文化适应状况
“数字移民”的文化适应，即其具有数字化
生存的自觉意识，能适应数字化生存中的规范、
观念、文化等。依照数字化生存能力作为量化标
准，具体分为意识层面与文化理解层面。
“数字移民”对数字媒介技术快速发展的
社会现实认知度很高，在适应数字社会方面具

有较强的能动性，但对数字化创新精神的理解

有所欠缺。“数字移民”普遍认同数字时代发
展快速、数字媒介普及迅速的社会现状，比较
同意的有 157 人，占比 58. 15% ;非常同意的有
48 人，占比 17. 78%，均值 3. 91 分。同时，也普
遍认为自己需要主动适应数字社会的发展: 比

较同意的有 140 人，占比 51. 85% ;非常同意的
有 49 人，占比 18. 15%，均值 3. 84 分。对于数
字化创新精神的理解度选择中，均值为 3. 3 分。
“数字移民”对于掌握和理解数字媒介的
自我效能感不高，在文化适应过程中容易遭遇

阻抗。在自我效能感上，“数字移民”群体对
“学会使用数字媒介是容易的”题项选择，非常
不同意的有 11 人，占比 4. 07% ;不太同意的有
66 人，占比 24. 44% ; 一般的有 108 人，占比
40% ;比较同意的有 73 人，占比 27. 04% ; 非常
同意的有 12 人，占比 4. 44%，均值 3. 03 分。
对于使用数字媒介遇到问题时的自主解决度

选择中，非常不同意的有 12 人，占比 4. 44% ;
不太同意的有 90 人，占比 33. 33% ; 一般的有
86 人，占比 31. 85% ;比较同意的有 78 人，占比
28. 89% ;非常同意的有 4 人，占比 1. 48%，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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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在中位数以下，为 2. 9 分。在心理满意度上，
“数字移民”大多数认为，在使用数字媒介时会
产生无力感: 选择一般的有 86 人，占比
31. 85% ;比较同意的有 108 人，占比 40% ; 非
常同意的有 29 人，占比 10. 74%，均值 3. 4 分。
这表明“数字移民”们对于数字媒介技术使用
的心理自尊获知度不高。
“数字移民”对于数字文化的理解能力总
体较弱，相关题项均值全部低于中位数 3。“数
字移民”对于网络热词、热梗的理解度选择，均
值 2. 66 分;对于青年群体使用的表情包的理解
度选择，均值 2. 98 分; 对于使用数字媒介时归
属感感知度的选择，均值 2. 92 分; 对于数字时
代消费文化的认同度选择，均值低至 2. 63 分。
自身数字消费的意愿也较低，这可能与最初大

部分人认为“网络资源都是免费使用”的观念
一致，也可能与“数字移民”们对于数字商品虚
拟性的认知有关。“数字移民”对自身与网络
圈层文化和青年群体文化的一致度选择均值

最低，显示“数字代沟”在加剧。
“数字移民”基本能够做到节制、理性使用
数字媒介，鲜少沉溺。“数字移民”对于“在网
络上发表个人看法时应注意用语”的题项选
择，非常不同意的有 3 人，占比 1. 11% ; 不太同
意的有 22 人，占比 8. 15% ;一般的有 71 人，占

比 26. 3% ; 比 较 同 意 的 有 126 人，占 比
46. 67% ;非常同意的有 48 人，占比 17. 78%，
均值 3. 72 分。对于个人隐私及他人隐私的保
护与尊重认同度选择上，非常不同意的有 4 人，
占比 1. 48% ; 不太同意的有 13 人，占比
4. 81% ;一般的有 44 人，占比 16. 3% ; 比较同
意的有 118 人，占比 43. 7% ; 非常同意的有 91
人，占比 33. 7%，均值 4. 03 分。这表明“数字
移民”在数字媒介使用的过程中有较强的隐私
保护与理性发言意识。在使用节制意识上，
“数字移民”群体中，对于理性运用社交平台和
数字应用的认同度选择，均值 3. 97 分。
总体而言，“数字移民”数字媒介使用中

的文化适应整体情况一般，均值为 3. 29 分。其
中，文化观念理解能力整体较差，且与青年群

体文化一致性的认知度最低，侧面印证了数字

代沟的加剧。尽管样本人群具有较为积极的
主动适应意识，但实际的自我效能感与心理满

意度不高，这表明他们在具体操作使用中遇到

了一些阻抗。
(四)总结发现

通过以上统计发现，“数字移民”的数字化
生存适应性整体较好，但表现在技术适应、行
为适应与文化适应这三个不同维度上，则存在

明显差异( 见图 1) 。

图 1 三维度适应性比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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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行为适应度最高( 均值 3. 62 ) ，其次
为技术适应( 均值 3. 57 ) ，文化适应度最低( 均
值 3. 29) 。文化适应状况明显低于另外两个适
应维度，表明“数字移民”努力融入数字社会的
过程中，普遍存在观念转变与文化理解方面的

困难。
细分到具体能力考量方面，均值最高的是

数字支付与数字交往能力( 3. 86 ) ，都与生活场
景紧密相关，成为“数字移民”的生存必备能
力，学习的主动性和整体掌握程度最好。而均
值最低的则是文化观念理解能力( 2. 74 ) ，这也
说明“代际鸿沟”仍然是一个需要考察的社会
问题，“数字移民”对数字文化的隔膜，佐证了
数字时代的代际文化冲突。
在具体的题项中，均值最低的是“我认为

自己的网络文化圈层与青年群体较为一致”
( 2. 48) ;均值最高的是“我认为数字媒介方便
了我与外界进行联络”( 4. 08) ，均值最高是最低
的 1. 65倍，再次印证了“数字移民”再社会化过
程中，技能与行为适应性较好，而文化观念适应

性较差。

五、讨论与策略

根据以上数据分析和研究发现，结合深度

访谈内容，我们对“数字移民”社会适应性问题
提出以下讨论方向，并重点关注其中的媒介支

持策略。
(一)理解“数字移民”对数字社会在文化

层面的隔膜

研究发现，“数字移民”在行为维度与认识
维度的数字化适应性整体较好，所有题项均值

皆高于中位数，但在数字文化理解和观念认同

层面，适应性较差。这表明“数字移民”在数字
社会融入的过程中，正在经历较为艰难的文化

认同，尤其是与青年群体之间存在明显的文化

隔膜和自我区隔。当然，研究也显示，当“数字
移民”在新媒介使用过程中出现困难需要帮助
时，他们倾向于向年轻世代特别是家庭内部的

子辈求助，家庭内的“数字反哺”成为他们再社
会化过程中重要的支持性力量。
(二) 重视自我效能、家庭支持等因素的

影响

研究发现，“数字移民”在数字生活接入的
初期都较为顺利，较好掌握智能手机及其中应

用软件的基础操作，他们的生活方式被赋予了

数字化特征。面对接入之后的媒介技术赋权，
“数字移民”在探索如何实现更好的数字化生
存的过程中也有所增能，这有助于他们的知识

获取、关系网络拓展、社会能动性增强、增加职
业新际遇与价值再实现等。数字媒介赋能一
定程度上提升了“数字移民”们的生活便利度
与幸福度，但不可否认的是数字媒介使用仍然

存在一些抗阻因素，主要体现在技术压力和文

化隔阂。技术压力的主要来源并非基础性的
技术应用与操作，而在于他们一方面面对技术

飞速更迭的技术环境，另一方面受制于生理机

能衰退与数字经验差异的双重影响，从而无法

实现数字化生存创新性探索。文化隔阂意味
着，“数字移民”的传统社会经验与数字媒介文
化的差异。主体语境、代际情感结构的影响，
使得中老年群体适应数字化生存的“再社会
化”过程具有长期性与挑战性。
面对数字化生存适应过程中的阻抗因素，

“数字移民”因为教育程度、经验背景、性格品
质、经济水平等原因有着不同的应对方式，主
要分为积极学习适应与消极回避两种态度。
无论是积极还是消极应对，他们对于数字化发

展的快速与势不可挡都高度认同，并普遍愿意

学习与适应与生活密切相关的技能、价值、行
为方面的数字化生存模式。这种内在的、更为
主动的学习意愿，是“数字移民”再社会化的普
遍特征。
(三)发挥媒介环境的系统性支持作用

结合数据统计与访谈内容发现，媒介环境

既是“数字移民”自觉适应数字社会的外在压
力，更是影响其社会适应行为如何进行的重要

因素。“数字移民”社会适应性的结果，很大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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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取决于未来的媒介环境是否能为他们提

供有效支持。
1. 提供更友好的媒介技术环境
技术压力是阻抗“数字移民”数字化生存

深度适应性的主要因素之一。一方面是因为
“数字移民”固有的技术排斥心理，以及对自身
数字技术学习能力较低的自我效能感; 另一方

面是因为技术更迭的快速化、产品设计的复杂
化、操作流程繁琐化、服务不便捷等技术环境
导致。诸多新媒体应用越来越集纳至智能手
机终端，其强悍功能对人们生活和工作的影响

越来越大，甚至直接决定了人们能否开展和开

展什么样的社会行动，譬如能否乘坐公共交通

工具或能否获取资讯等等。这也是为什么“数
字移民”在感受到技术压力的同时，又表现出
较高的学习自觉，因为他们已经深切地意识

到，如果不主动适应这个媒介环境，极有可能

面临无法进行社会行动的极端困境。从这个
意义上讲，一个友好且具有支持性的媒介环

境，对“数字移民”是至关重要的。
为了逐步缓解与消除“数字移民”的技术

排斥，提升他们的技术感知易用性，相关的数

字媒介及其中的应用软件设计应力求界面简

洁化、操作容易化、形式互动化，以及服务的便
利易用性，降低用户使用新技术的门槛与成

本，以提升“数字移民”的接受度。如推出更为
契合中老年群体生理机能及使用习惯的产品。
当前国内已有类似产品，如淘宝开发设置的长

辈模式: 该模式字大清晰、界面简洁、操作简
单，同时可以识别语音搜产品。应该说，这是
一个有效的支持路径，即让技术发展带来的社

会问题在技术发展中逐渐消解。
2. 营造更包容的媒介文化沟通氛围
尽管“数字移民”在数字媒介使用的基本

操作方面适应较好，但仍存在文化适应较差及

缺乏归属感的问题。一方面，当前的新媒体信
息供给内容主要以满足年轻世代兴趣与需求

为导向，供给“数字移民”的内容较为单调，忽
视了他们的信息需求，这一点在文化程度与学

习能力较低的群体中更为突出。另一方面，数
字时代媒体“语态变革”的参照坐标大多是年
轻用户的语态与文化，以中老年为主体的“数
字移民”在理解“数字原住民”的圈层文化时，
不免出现茫然与隔膜。因而，当代青年亚文化
体现出对父辈文化更强烈的“反哺性”意
义。［24］基于此，媒体的内容生产应着重考虑中
老年群体的文化语境，注重语态参照的全面

性，避免塑造其媒介刻板印象，如养生健康、海
边飞丝巾、广场舞、钓鱼等，而以一种建设性立
场支持“数字移民”的社会融入与自我拓展。
“数字移民”自身也应有更积极的意识，破除对
数字文化的偏见与迷茫，坦然接受文化适应期

的困惑，积极了解数字文化与其中的创新精

神，以包容的心态尊重与理解数字文化与青年

文化，避免“文化隔阂”极化至“文化断裂”。更
包容的文化沟通，能提高“数字移民”社会适应
的心理归属感，也能实现其“自我赋权”与价值
互喻。

3. 致力更有效的媒介素养提升
媒介素养是数字媒介化时代每个个体理

解社会、融入社会的必备素养。根据人们使用
媒介的不同需要，媒介素养由低到高可以分四

个层次，即媒介安全素养、媒介交互素养、媒介
学习素养和媒介文化素养; 在掌握每个层次的

素养时，可将学习目标区分为知识、技能、能力
和态度。［25］媒介安全素养指使用者能在使用媒
介时保证自己的身心健康、个人信息与财产安
全等，能认知媒介内容的负面影响，具备基本

的媒介法规意识与媒介伦理意识。媒介交互
素养指媒介使用者与媒介及他人进行交互，由

此形成对多种交互模式的理解和把握，此中易

出现媒介依赖、信息过载、人际疏远、交往倦怠
等问题，因而需要媒介使用者不但要具备“会
用”媒介的技能，更要有“用好”的态度与控制
力。媒介学习素养指媒介使用者能使用媒介
获取知识、学习技能，并以此促进自我发展的
能力，其中内含高效获取信息、有效分析信息
及甄别信息的具体要求。媒介文化素养是指
使用媒介时应该具有的文化意识、文化自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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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认同等，以及与之匹配的态度、意识及
心理。
当前“数字移民”整体的媒介基础技能操

作掌握尚可，但存在“会用”却“用不好”、“了
解”却“不理解”的问题，即媒介素养层次不高
的问题。因此，对于“数字移民”的数字媒介素
养教育不仅要注重基本技能的培养，更要注重

高层次能力与态度的培养。要致力于消除“数
字移民”对数字世界的不确定性，调动他们的
学习兴趣和参与互动的积极性，促进文化价值

观念的互容共通，使他们真正在数字社会中拥

有归属感，形成媒介使用与数字化生存的正向

循环。
在具体的培育方式上，过去研究常提出的

建议是通过政府或社区组织培训或指导教育，

但实际上这种大众培训的效果并不好( 比如社

区开办新媒体培训工坊但收效不佳) ，［26］我们

课题组在访谈中也有相当受访者表示听不懂

这种大众培训。常言道“熟能生巧”，本研究认
为应将相关的媒介素养教育嵌入“数字移民”
的生活场景中，以场景使用替代集中培训，以

高频率的使用及现场感加深他们的使用感受，

激发他们主动探索的兴趣。场景使用的教授
人则可以由身边的年轻世代担任，其中，家庭

内的数字反哺算是可操作性强且成本低的最

佳方式。在这之中，年轻世代应结合年长世代
的现实媒介需求，积极助力“数字移民”的操作
精进与文化观念认同，同时也要注意提升数字

媒介的节制使用意识，以免被技术牵制。当
然，政府与社区也仍可有所助力，在访谈中部

分访谈者提出一对一的指导会更加有效，以及

希望大学生志愿者可以利用假期参与到上门

指导中来，这是他们关于媒介使用的真实需求

与美好愿景。

六、余 论

当前媒介技术发展迅速，智能设备普及率

高，人们已经步入了跨越时空界限、可随时随
地创造比特信息的数字化信息时代。互联网

已从工具、实践的层面转化为社会安排或制度
的层面从而成为社会运行的底层逻辑。［27］另一
方面，在新冠疫情的影响下，数字化生存进入

到更宽领域、更深层次的阶段: 更多的线下场
景转移至线上，线上购物与无接触配送逐渐成

为必需;云课堂、云会议、云交往、云办公等随
时线上开展;个人健康状况实时上传数据监测

……这些社会新现实的出现与生活新形态的
变革，都表明了我们生活在一个具有强媒介技

术特征的数字化、媒介化世界里。时至今日，
依照当下的生活习惯来看，可能更会引起人们

注意的不是数字化的存在，而恰恰是它的缺席

时刻。
在某种意义上，今天我们所说的数字化生

存不再局限于技术的更新迭代，也不仅是衡量

网络渗透度的数字化扩散，而是指由社会生活

卷入程度不断加深所带来的社会适应与再适

应，尤其关注个体与信息世界的融合互动，以

及数字化之后人在其中的生存境况与共同治

理。［28］如尼葛洛庞帝所说，“人类的每一代都会
比上一代更加数字化”［18］232。由此，“数字移
民”就不再是单纯的代际特指，若技术发展没
有“减速”，那当下的年轻人未来也可能成为
“数字移民”或是别的什么技术移民。或者，当
下“数字移民”所遭遇的社会适应阻抗也是数
字化时代人们的整体境遇。
基于“数字移民”的社会适应问题，引申出

我们对技术公共性价值的高度关切。技术作
为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的确具有非常强大

的力量，每一场新技术的革命都会带来人与世

界的关系重组，以及生活方式与文明形态的改

变。但技术进步和技术的社会性应用必须遵
循其最本质的逻辑，即公共性逻辑。技术作为
集体理性的产品，理应为全社会所共享，如果

技术应用只考虑到其中一部分人而忽视甚至

漠视其他群体，则有违技术的核心价值。因
此，我们关注“数字移民”在社会适应中的问题
与困难，关注他们与“数字原住民”之间存在的
数字鸿沟，强调社会力量尤其是媒介技术系统

为其社会适应提供有效支持，本质上是在强调

技术的公共性旨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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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项研究也提供了对数字化生存的某种

反思。数字化为生活带来了许多便利性，让人
们社会行为的可能性增加了，亦为人们本来要

做的事创造了更多新奇的形式，这些都毋庸置

疑。但需要警惕的是其逐步演化为一种非此
不可的生活方式，即除了数字生活，别无其他

生活。也就是说，没有人真正有机会离线生
活。因此，数字化带来的解放开始出现“专制”
的气味。［28］从这个意义上讲，“数字移民”对某
些非数字化生活内容的坚持，也不失为一种矫

正，让我们更理性全面地看待，什么才是更平

衡的数字生活。
未来已来，我们应注重实现更有品质的数

字化生存，坚持以人为本的技术应用原则，保

持人的主体性与判断理性，发掘技术价值但消

弭技术异化。毕竟，数字化生存的目的是让社
会中的每个个体都能适应数字社会的发展和

运行逻辑，探索更适宜的生活方式，而非让数

字化技术高度牵制人们的注意力甚至控制人

们的意识和行为。每代人都会老去，而技术的
公共性价值永恒。希望以后更多更全面的研
究可以适用于代际和文化变迁之中，让技术与

媒介化发展的成果真正为美好生活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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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arning Being Digital: The Social Adaptation and Media Support for
″Digital Immigrants″
WANG Minzhi，LI Yixuan

( School of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Shaanxi Normal University，Xi'an，Shaanxi 710119，China)

Abstract: In terms of the application of digital technology，digital media literacy and digital cultural
understanding，the ″digital immigrant″ who was born and grew up before the popularization of the internet
and now has entered the middle and elderly age，has huge differences from the ″digital natives″ who are
mainly young people． This means that ″digital immigrants″ inevitably face the ″resocialization″ of adapting
and integrating into digital society． For the adaptation of ″digital immigrant″ to the digital society，it is
found that through the observation of three aspects of technology application，social behavior and cultural
identity，″digital immigrant″ has better adaptation in the daily application of technology and digital com-
munication，while adapting poorly in cultural identity，and the ″digital divide″ still exists and continues to
grow． ″Digital immigration″ needs systematic media support． On the one hand，it can help digital disad-
vantaged groups fully adapt to digital life． On the other hand，it is also an inevitable requirement of pub-
lic value of media technology．

Key words: digital immigration; digital survival; social adaptation; media suppo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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